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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媒体近日大肆炒作解放军歼-11战斗机
飞越所谓“海峡中线”问题，俨然一副指责“大陆方
面破坏地区稳定”的嘴脸。但台湾某些人可能忘
记了，这条所谓的“海峡中线”从来没有任何法理
依据，对于这条由美国单方面划定的“海空界线”，
数十年间就连台湾自己也从来没有遵守过。

两种说法
1949年底，丢失大陆的国民党当局败退到台

湾，在此时的蒋介石眼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海峡
中线”，因为这将导致台湾的防御纵深过浅，无法
利用“反攻大陆跳板”的金门。据统计，从1949年
到1953年，台湾飞机越过台湾海峡窜犯大陆共计
8220次，其中有910架次是轰炸机，进行了116次
空袭行动。

1954 年 12 月，台湾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
约”，美军随即进驻台湾提供“保护”。但美国没有
放弃与中国大陆的直接沟通，也是在1954年底，双
方通过各自在波兰的外交机构展开“华沙会谈”，
美方表达不愿因蒋介石的军事冒险导致台海局面
失控的态度，“最好是在海峡中间设立‘隔离网’”。

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打响后，蒋介石于8
月 27 日致信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求援。29
日，美国决定对位于“海峡中线”以西的金门、马祖
的台军补给船只提供护航。由于担心被卷入战
火，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向台军“参谋本部”传
达一条重要信息，要求台军机舰侦察巡逻最好保
持在“海峡中线”以东，这样才能获得美军安全保
障，至于支援金门、马祖外岛的台军机舰，只能在

“保证不攻击大陆腹地”时才得到美军庇护。美方
档案显示，维持“海峡中线”对峙默契，是华盛顿同
时向北京和台北发出的明确信号，做出这一安排
的美方代表据传是太平洋司令部一名叫戴维斯的
军官，因此“海峡中线”又称“戴维斯线”。

“戴维斯线”的由来还有另一种说法。1958年
9月17日，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颁布第201-1号
作战命令，在“交战规定”中提到美军交战程序：若
解放军战机靠近“海峡中线”以西时将进行监视和
拦截，若飞越“海峡中线”以东时将迎击并歼灭。
当时负责台海空防任务的是美军第13航空队，其
司令戴维斯准将划定的这条交战分界线按习惯被
称为“戴维斯线”。而跟着美军走的台空军自然也
视“戴维斯线”为台海警戒底线。

渐成“雷池”
纵然美军下达“限制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台军仍凭借海空优势，频繁对大陆展开袭扰，
所谓“海峡中线”形同无物。让台军学会“遵守”

“海峡中线”的原因，仍是解放军的浴血奋战。
1958年之前，得到美国撑腰的台空军战机仍

可以在紧靠台湾的福建上空自由出入。为改变这
种被动局面，解放军空军制定了缜密的入闽作战
方案。1958年7月27日，首批米格-17战斗机利用
超低空飞行躲过台湾雷达监控，秘密降落在前线
机场。两天后的7月29日，毫无察觉的台湾空军
仍按惯例派飞机对大陆侦察袭扰。解放军空军首
战旗开得胜，在南澳岛上空击落2架、击伤1架敌
机。台空军随即发动一系列报复行动，仅 9 月 24

日就出动 300 架次战机窜到泉州上空袭扰。从 7
月至10月底，解放军与台军空战13次，先后击落
台军机14架、击伤9架。1958年11月后，元气大伤
的台空军再没出动大机群与解放军过招。当时台
湾空军规定，除继续派侦察机深入大陆外，战斗机
被限制在距离大江陆海岸15海里处活动，相当于
贴着大陆海岸飞行，但“不得人内”。

台湾海军对“海峡中线”的“尊重”则得等到上
世纪60年代。在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出版的

《尘封的作战计划——“国光计划”口述历史》一书
中，多名受访退役台军将领皆表示，1965年发生在

“海峡中线”以西的“东山海战”（大陆称“八六海
战”）是重要转折点。此前台军舰艇经常打开进

“海峡中线”以西海域，骚扰大陆渔民的正常生产
活动，或为登陆打游击战的特务突击队护航。
1965 年 8 月，台当局为配合反攻大陆的“国光计
划”，指示台海军派军舰运送“特别情报队”，突袭
大陆东山岛周围目标。但台军舰队行踪早已被解
放军海军雷达站发现。解放军海军护卫艇、鱼雷
艇编队于8月6日凌晨利用夜幕掩护“以小博大”，
一举击沉台军“剑门”“章江”两舰。这次惨败不仅
导致“台海军司令”刘广凯黯然下台，更直接影响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信心。台湾军方作战指导由
此从“反攻大陆”转变成防卫台澎金马，也正是从
那时候起，台军日常巡逻不过“海峡中线”逐渐成
为常态。

三条“中线”
尽管此后两岸没有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但

台湾侦察机闯入大陆上空的情况仍屡有发生。按
照台湾《联合报》的说法，台军侦察机越过“海峡中
线”偷拍大陆沿海军事设施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上
世纪90年代。1996年8月，台空军一架F—104战
斗机在马祖海域坠毁，“证明当时台湾海峡西部仍
然是台军战机执行侦巡任务的范围”。

台湾《中时电子报》称，直到1999年台湾领导
人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解放军军机开始频繁逼
近“海峡中线”，再加上解放军装备的快速提升，

“两岸才形成新的默契，以‘海峡中线’为活动边
界”。此后尽管台湾向金门、马祖提供物资的运输
机仍可以飞越“海峡中线”，但担任掩护的台军战
斗机只伴随到“海峡中线”附近就不再前进。

如今岛内部分人试图将“海峡中线”描述为两
岸间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可台湾军方长期以
来对“海峡中线”一直避而不谈，直到2004年5月
26 日才首度公布“海峡中线”的明确位置。台湾

“国防部”公布的“海峡中线”坐标，分为空军和海
军两种。台空军使用的“海峡中线”为北纬27度、
东经 122 度至北纬 23 度、东经 118 度两点间的连
线。由于地球圆弧曲率的关系，台湾海军使用“海
峡中线”坐标略有不同。而美军“交战规定”中对

“戴维斯线”的定义为：自北纬21度、东经119度，
至北纬23度30分、东经119度，至北纬26度、东经
121度，再至北纬26度向东延伸的一条折线。由此
可知，“海峡中线”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三条。严格
说来，今天的“海峡中线”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
据原始的“戴维斯线”经 20 多年逐步修订而来
的。 （摘自《环球时报》）

没有法理依据的“海峡中线”
3 月 5 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 121

周年的日子。近日，周恩来的侄女周
秉宜撰文讲述了周恩来和他母亲的
故事。

“我由守寡的叔母抚养”
伯父一生都非常敬爱自己的两

个母亲。一是他的生母万冬儿，人称
万十二姑，是淮阴知县万青选的女
儿；一是他的嗣母陈三姑。

1898 年秋天，在周恩来半岁的
时候，他的小叔周贻淦忽然患了肺结
核病，这种病当时属于不治之症。陈
三姑自小由父亲陈沅与淮安驸马巷
周家定了亲，未婚夫就是与陈沅同为
师爷的周攀龙（字云门，后官名起魁）
的小儿子周贻淦。如今，双方婚期已
近，周贻淦却生了重病。周攀龙救儿
心切，便向陈家提出，希望他们按事
先订好的日子将女儿嫁过来。这在
那个年代也叫冲喜，人们认为这样做
或许会使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转。陈
家人都劝告陈三姑不要去，陈三姑没
有同意。

在旧中国，一个女孩子一旦由家
人给定了亲，就属于对方家的人了，
女人守寡后若终身不改嫁，名字会被
载入县志，村里还会为她立贞节牌
坊。在陈三姑看来，女人的名节是比
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据周恩来的堂
妹周美娟后来回忆说：“当时陈三姑果断地做出
一个决定：她去托了人来给自己开了脸。”开脸
就是用一种小刀将女孩子额头上细碎的绒毛刮
去，使额头变得干净光洁。这是女孩子出嫁那
天必做的准备，开了脸就表示自己是新娘子
了。开过脸之后，陈三姑就这样在没有家人的
陪伴下独自一人勇敢地走进了驸马巷周家的大
门，而此时的周贻淦却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
也就是说，陈三姑一嫁入周家，便注定要终身守
寡了。

陈三姑的行为令周攀龙十分感动。在封建
社会，一个男人没有子嗣，在族谱上就不能排在
重要的位置。周攀龙为了让他心爱的小儿子能
有后代，也为了让陈氏日后有所依靠，便决定将
不到1岁的长孙周恩来过继给了周贻淦夫妇。

1946年9月，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
访时回忆道：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
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 ”

陈氏从此担起了抚养周恩来的责任。陈氏
祖籍苏州用直，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吟诗作画样
样都会，是个才女。她喜欢画美丽的白芍药花，
也会画各种飞鸟。周恩来4岁左右，陈氏便开始
教他认字背诗。也教他画画。此外，周家老兄
弟们当时还未分家，大都还在淮安的府衙和漕
运总督衙门等处当师爷，因此，周家的小兄弟小
姐妹们就不下十几个，周恩来也常和他们在一

起玩游戏。年龄与周恩来相仿却大一辈的小表
姑樊明馨曾回忆：“总理小时候梳头，头顶上束
一个朝天的揪揪，脑后还拖了一条小辫子，像年
画上的小孩那样。”

“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1904年秋天，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嗣母陈

氏带着6岁半的他和两个弟弟从淮安迁往淮阴
清江浦，住进了外婆家隔壁一个叫陈家花园的
小院里。当时，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已经去世，
父亲周劭纲出外谋生，家境已日趋贫困。万氏
和陈氏共同艰难地维系着这个已经没落的家，
共同抚养周家三个小兄弟。

1907年秋，周恩来9岁时，万氏去世。一年
后，陈氏也去世了。从此，周恩来担起了照顾两
个弟弟的重担。周恩来的三弟周同宇曾说过：

“总理9岁当家，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
两个母亲在艰难的环境下共同努力克服各

种困难抚养3个小兄弟的情景，永远定格在周恩
来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敬重也十分怀念自己的
两个母亲。

1918年1月2日，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在日记
中曾专门提到他的嗣母陈氏：

“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
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
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
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

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
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
我这儿子没有？”

1920年10月，周恩来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而
被捕，在天津的狱中，他还写过一篇《念娘文》，
回忆自己的生母万冬儿。只可惜，由于多年的
战争和社会动乱，这篇《念娘文》如今已经找不
到了。

1946年春天，重庆《大公报》记者曾敏之有
一篇采访周恩来的文章，文中提到周恩来回忆
自己的陈氏母亲：

“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
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
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1964年，周恩来对亲属讲话时又说：“封建
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
的。”

万氏曾会做一道拿手菜：干烧鲥鱼。周恩
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居住时，只要条件许可，每年
都会请后厨的桂师傅给他做一道干烧鲥鱼。而
在西花厅的后院，从大门洞往里走，是一条砖砌
的小路，小路径直向北通往周总理办公室，路两
旁种了一丛丛的白芍药花。西花厅的工作人员
都知道周总理喜欢白芍药花，其实，那是周思来
在怀念他伟大的母亲陈三姑。

（摘自《北京青年报》）

周恩来和他的母亲

周恩来生母万冬儿（左）和嗣母陈氏（右）


